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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晓超 非遗传承了一种乡土情感
本报记者 胡春萌

非 薪传遗

由天津海河传媒中心策划并制作的13集非遗系列节目《津门京韵》在天津卫视频道播出。京韵

大鼓卓尔不群、极富魅力的艺术风采和别开生面、蔚为大观的文化景观，逾百年而不衰。该节目讲述

了京韵大鼓艺术的前世今生，京韵大鼓几大流派的形成和艺术特色，特别展现了京韵大鼓在曲艺之乡

天津繁荣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近日，该片主创人员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讲述拍摄幕后的故事。

追踪热点

天津是运河文化与海洋文化的兼具之地，兼容并包的文化土壤孕育了丰富的民间艺术形式，出现了样貌多元的文化团体。早年，

天津人习惯将从事民间艺术活动的群众组织称为“会”，一道会就是一个民间艺术团体。堤头庆云高跷老会成立于清顺治年间(公元

1653年)，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该会属于文高跷范畴，扮相身段均借鉴京剧表演模式，刻画人物细腻。“80后”孙晓超，作为堤头庆云

高跷老会年轻一代的传承人，在现代文化生活的包围下，他一直在思考和实践着传统高跷老会的传承路径。

● 寻根之旅

京韵大鼓与木板大鼓的交织

十九世纪末，京韵大鼓的前身、发源于直
隶河间府，即今河北省沧州、河间一带的说唱
艺术形式木板大鼓，经由一批背井离乡、进城
谋生的鼓书艺人，进入了京津地区市民阶层的
视野。在艺人们尝试着逐渐改变乡音以适应
新的受众和市场之时，一位杰出艺术天才、被
誉为“鼓界大王”的著名艺人刘宝全，使这种尝
试呈现出划时代的崭新风采。

与木板大鼓大多演唱流传在田间地头的
民间传说不同，刘宝全演唱的曲目多取自《三
国演义》、《水浒》等古典文学名著，以演绎金戈
铁马、义薄云天的英雄故事见长。他嗓音高亢
嘹亮，唱腔刚劲庄重而又华美俏皮，在举手投
足间充溢着京剧表演的“范儿”。

2006年，京韵大鼓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以醇厚的沧县乡音演唱的木
板大鼓，是京韵大鼓、西河大鼓等北方著名鼓
曲的“母根”。2020年9月，节目组同南开大学
教授、曲艺理论家鲍震培女士专程赴沧县，开
启了京韵大鼓的“寻根之旅”。

鲍震培198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是
著名曲艺理论家薛宝琨先生弟子，中国第一位
曲艺理论博士，对鼓曲艺术而言，她是研究者，
也是高端的发烧友。鲍震培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我们在沧县找到两位木板大鼓传承人，
他们都是国家级别的传承人，他们的演唱让我
们对京韵大鼓有了更深的了解。尽管京韵大
鼓和木板大鼓有所不同，但在音乐和表演风格
上却有许多相似之处。木板大鼓的动作比京
韵大鼓的更多，曲目也与京韵大鼓有很大的关
联。京韵大鼓在内容上更多的是讲历史故事，
木板大鼓的内容则更具有民间特色。”

鲍震培表示，“令人感动的是，木板大鼓更
多地体现了农村风味，它保留了自己的独特风
格，没有被京韵大鼓所同化，反而得到了进一
步的传承和发展。传承人每年都会在学校和
文化馆举办培训班，免费教授中小学的学生，
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学习这门技艺。”

鲍震培透露，著名的“刘派”京韵大鼓表演
艺术家杨凤杰曾联系她并表示感谢：“杨凤杰
老师表示，这是他们一直想做但未能完成的事
情，有很多老艺术家都特别关心京韵大鼓的资
料建设和传播传承，对于这个节目的出现，他
们感到非常激动和欣慰。”

导演周晓凌受访时介绍，《津门京韵》是首次
尝试以纪录片的形式对这一曲种进行系统性的
呈现。她说：“节目每集只有十分钟的时间，尽量
在有限的时间里做出相对全面而凝练的介绍。
我通过做这个选题，也对天津的曲艺文化逐渐产
生了深厚的热爱和理解，我相信这次的节目能够
让观众对天津的曲艺有更深入的了解。”

资料的收集和寻找是周晓凌遇到的一大难
题，比如“张派”张筱轩的资料以及老唱片等，寻
找起来就十分困难。周晓凌说：“这些资料都在
故纸堆里，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寻
找。幸好我们得到了骆玉笙孙女骆巍巍，‘刘派’
传人杨凤杰老师，‘白派’传人王莉老师，天津广
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佀童强等人的帮助，他们
为我们的节目提供资料和支持。大家希望通过
我们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观众了解京韵大鼓，
也为传统艺术的传承和发展作出贡献。”

如何将这些非遗项目以最真实、最生动的
方式呈现给观众是节目组思考的问题，这需要
既保证对非遗项目的全面诠释，又展现出其人
物故事的魅力。周晓凌说：“在制作纪录片时，
不能简单地用现代人的眼光去看非遗项目，也
不能只讲历史，而忽视了人物的故事。非遗项
目的历史感是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这需要

我们找到历史与现代、人物与项目的完美融合
点。这样，我们不仅能够较为深刻地诠释非遗
项目厚重的历史文化价值，也能够展现出人物
故事的魅力，让观众在了解非遗项目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人物的情感和精神。”

鲍震培对节目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节目选
题是具有时代使命感的，节目全面、科学、客观、
准确地反映国家级非遗项目京韵大鼓在天津的
历史发展、风格流派、非遗保护、院团及民间的传
承发展现状等，反映了天津京韵大鼓百年来所
走过的道路和所取得的优秀成绩，体现了天津
各界对传统艺术的喜爱和重视，我作为天津曲
艺爱好者也感到骄傲和振奋。”

● 曲艺与市民文化

一道和谐共生的人文景观

天津曲艺是天津这座近代崛起的大都市
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已故相声演员侯耀文
曾在一次相声赛事后赞叹天津相声演员的深
厚功力，言及天津相声是一面旗帜，虽然相声
在北京发源，但真正的发祥地却是天津。相声
界素有“生在北京，养在天津”的说法。然而，
不仅仅是相声，天津还是全国公认的“曲艺之
乡”，成为北方曲艺名家的荟萃之地，北方曲艺
的大本营，因此也有人说：全国曲艺看天津。

自清末民初以来，京韵大鼓以异彩纷呈的
流派艺术、灿若星辰的名家名角，笑傲中国曲
坛；其雅俗共赏的独特品质深受各阶层人们的
喜爱——它是普通劳动者欣赏的艺术，也是文
人雅士休闲时的趣味。直到今天，在各种曲艺
演出的场合，京韵大鼓多是“攒底”节目，是中国

北方曲艺园地中卓尔不群的翘楚。
鲍震培介绍，京韵大鼓的音乐特色鲜明，

它的音乐语言丰富多样，这种音乐特性使得京
韵大鼓能够很好地演绎主旋律历史题材。京
韵大鼓的音乐风格独特，它的旋律既有古典的
韵味，又有现代的气息，既有激昂的激情，又有
深沉的内涵。这种音乐风格使得京韵大鼓能
够支撑起大题材，无论是古代的历史题材，还
是现代的社会题材，都可以通过京韵大鼓的旋
律来表达。

鲍震培介绍，天津曲艺的历史长、根基厚，
天津的曲艺观众也以懂行、热情著称，正因为天
津这个“码头”的特殊性，天津成为北方曲艺演员
必须跃过的“龙门”。在外地小有名气的演员，几
乎都要在天津演出，只有在天津打响唱红，才能
算是在艺术上站住脚，在曲艺界获得一席之地。

城市娱乐业发达、商业演出频繁是天津曲
艺发展的根本原因。

鲍震培说：“天津曲艺从一开始就是以盈利
为目的的商业演出。演出场所之间的商业竞
争，导致演员的艺术竞争，当然也对演出脚本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表演与创作的关系在曲艺行
话中叫做‘活保人，人保活’。好的文学脚本能提
高演员的艺术水平，培养观众的欣赏水平。因
此，要发展曲艺，就必须考虑如何发挥市场调节
与商业化的积极作用。天津曲艺表现了天津人
务实的精神，摒弃华而不实的虚的东西，贴近实
际生活，贴近市井百姓，表现普通人的喜怒哀乐，
把形式与内容完美、和谐地统一起来了。”

演员在天津成长就是一种财富，天津的观
众培养了演员，天津的舞台锤炼了演员。反过
来说，名家辈出的曲艺演出也熏陶和培养着一
代又一代的曲艺观众。天津曲艺随着天津城

市的兴旺而兴旺，不仅是历史，而且是现实，而连
接天津曲艺的历史与现实的桥梁是市民文化。

鲍震培说：“天津的开放性、包容性、文化连
续性、创新性，促进了市民文化的发展，而曲艺在
天津市民文化中更是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它
既是天津文化的特色，也是市民消费的一部分。”

天津的观众，懂行、懂曲艺、懂戏，既有专业
的一面，也有宽容的一面，不管是外地人还是本
地人，只要唱得好是真捧角儿。鲍震培说：“京、
评、梆、曲、杂都是舞台艺术，实际上也是一种人
气艺术，这就需要接地气，有生活气息。外地的
朋友来天津要听相声和鼓曲，这会让大家感受一
种生活的松弛感。天津的曲艺跟天津的市民文
化是一种共情共生、相辅相成的关系。”

周晓凌表示，在一场中国大戏院的惠民演出
拍摄中，观众和演员的互动交流成了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周晓凌说：“当时杨凤杰老师与老观众
一起聊天的画面，很生动地反映了曲艺演员与观
众之间的情感互动。在剧场内，有观众说，买票
来看演出却没有《伯牙摔琴》，感到很遗憾，并打
趣说，不听‘摔琴’不走。这些是现场抓拍到的瞬
间，很珍贵。我们在后期制作时加入了一段《伯
牙摔琴》的录音，通过这样的方式，表现天津观众
对鼓曲的喜爱，展现出这样一种文化景观，既是
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很生动，同时给人一种回味
和再现的感觉。”

● 传承与发展

传统艺术与我们血脉相连

已故著名曲艺理论家薛宝琨先生曾经指
出，在北方流行的各种鼓曲中，京韵大鼓是流派

最多、节目最丰、群众基础最厚的一种形式。在
它一百多年的历史上，出现了刘宝全、白云鹏、
张筱轩、白凤鸣等几代男演员，他们曾分别获得
“鼓王”、“泰斗”等桂冠，把这种艺术形式推向一
座座“巅峰”。那个年代，京韵大鼓有刘、白、张
三派之说，稍晚，后辈艺人白凤鸣创造了“少白
派”。新中国成立后，骆玉笙华丽舒展、音乐性
强、极富抒情色彩的骆派大放异彩，成为京韵大
鼓唯一的女声流派。她为电视剧《四世同堂》演
唱的主题歌《重整河山待后生》，将京韵大鼓的
韵味和她的典型唱腔运用其中，使骆派京韵风
靡大江南北。

值得一提的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涌
现出一批才华横溢的京韵大鼓女艺人，如良小
楼、小黑姑娘、阎秋霞、小岚云、孙书筠、小映霞
等，她们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刘、白等流派的特色
与优长，也开创了女演员统领舞台的时代。她们
卓越的艺术风采，已经成为经典的时代记忆，永
远留存在曲艺迷的心中。

骆巍巍是骆玉笙唯一的孙女，从小在奶奶
身边长大。1987年，骆巍巍从天津财经大学毕
业，在银行系统工作了三十多年。在孙女眼
中，骆玉笙是蜚声曲坛的巨星，更是慈爱的奶
奶。周晓凌说：“尽管骆薇薇并非从事这一行，
但她仍然在祖母的熏陶下热爱鼓曲。她拥有
许多珍贵的回忆，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手资
料，比如关于骆玉笙晚年的生活、老人的坚强
品格。拍摄时，骆薇薇将骆玉笙的老照片摆在
家中一张长桌上，那有着历史纵深感的回忆，
着实令人感动。”

回忆起一次印象深刻的拍摄，周晓凌说：
“前不久，杨凤杰老师在天津离世，让人十分痛
心。我们有幸在2021年时采访到杨凤杰老师，
拍摄了她的弟子夏炎来探望的纪实性场景，留
下了珍贵的画面。在访谈中，杨凤杰老师谈
到，徒弟要用心琢磨艺术、学会更多的曲目，以
便更好地为观众服务。老艺术家的风范，让我
们深受感动。”

杨凤杰的徒弟夏炎是少有的京韵大鼓青年
男演员。周晓凌说：“夏炎觉得文化底蕴是扎根
在每个中国人心灵最深处的，只要他生在这片
土地上，他在这个环境中生活，这个文化底蕴每
天都在浸润着他。年轻一代的艺术家，他们对
传统艺术的执着和热爱，让我们看到了传统艺
术的生命力和活力，让我们看到了艺术的未来
和希望。”

天津曲艺是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
成部分。2020年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特制定更
具体的《天津市曲艺传承发展计划》，以进一步推
动天津曲艺的传承发展。鲍震培介绍，在人才培
养方面，天津北方演艺集团、天津市曲艺团等团体
致力于少儿曲艺艺术培训；天津市教育局积极展
开工作，举办中小学曲艺教育师资培训班；为了提
高青少年对京韵大鼓等传统曲艺的认识和喜爱程
度，市文化和旅游局、北方演艺集团、市曲艺团等
联合主办了“天津少儿曲荟”，让孩子们走近传统
曲艺，传承鼓曲文化；天津艺术职业学院、南开大
学等院校成为京韵大鼓等曲艺非遗研究基地。

日前，国家艺术基金2023年度艺术人才培训
资助项目《京韵大鼓表演人才培训》成果展示专场
演出在天津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参与此次培训的
30名演员悉数登台献艺。鲍震培表示：“这些爱
好者最终成为了优秀的节目表演者，为京韵大鼓
等传统曲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谈及《津门京韵》以来的创作感悟，周晓凌
表示，希望能够让更多人了解和传承这些宝贵
的文化遗产，“如果你想寻找更深层次的美感，
从传统艺术中找寻，你会找到答案。它就像一
个熟悉的陌生人，走进它，会慢慢发现陌生越来
越少，熟悉越来越多，因为传统艺术与我们血脉
相连，走近它，了解它，你会发现其中的魅力所
在。同时，祝愿鼓曲艺术在新时代里，创造出新
的辉煌。”

堤头庆云高跷老会
承载着对堤头村的儿时记忆

记者：作为“80后”，是怎么会对高跷表演

产生兴趣的？

孙晓超：我从小是在堤头长大的，我祖辈
父辈都在堤头生活。我的爷爷就踩高跷，业余
时间从事堤头庆云高跷老会活动。从我记事
起，就在会里玩儿，看着爷爷辈父辈的亲戚踩
高跷，跟他们出会，看他们演出的。后来喜欢
上高跷，可能也是源自一种亲情、一种乡情，因
为从小耳濡目染，不只是对高跷有感情，还有
对堤头的这种乡情也比较深。

记者：在您最早的印象当中，堤头庆云高

跷老会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孙晓超：1984年，堤头庆云高跷老会正式复
会，我是1985年出生，我从“怀抱”的时候妈妈就
带着我去二宫，看他们出会。那阵儿业余的文
体活动比较少，我爷爷家哥儿仨，他们这老哥仨

那会儿都在“踩腿子”。我们那儿管玩儿高跷叫
“踩腿子”。那个年代，我们那块儿还没有平房改
造，每年像正月十五、十月一这种日子，村子里都
会有高跷表演活动，那些锣鼓点，那些五颜六色
的旗子、戏服特别吸引小孩儿。具体的内容我
可能记不清了，但是那种热闹喜庆的感觉是很
清晰的，堤头庆云高跷老会出全会时可达一百
多人，是很盛大的场面。

记者：您小时候，堤头是什么样子的？

孙晓超：堤头现在是在河北区的西北角一带，
是在北运河、子牙河的交汇处，它的东边是新开河，
挨着耳闸。这么一个地理位置，导致它成为水运要
地，南来北往客商的必经之地，一个驿站。原先那
阵儿，我也听老人念叨过，很多去北京的人，得在堤
头歇脚。它完全是受运河文化影响的地方。

但是吧，就是这么一种交通状况，我小时候
却很少有外地人来村子里长期居住，上世纪90
年代到2000年的时候，才有一部分外地人在我
们那租房子。所以邻居都很是交情很深的亲戚
和朋友，是父一辈子一辈的那种交情，用老天津

的话来说是“都是老门口的”。所以说在当时，它
文化的传承没有断档，比如庆云高跷，都是父亲
那辈儿玩儿，孩子就跟着加入队伍当中了。

记者：还记得您最早跟着大人“出会”是什

么场景吗？

孙晓超：我那时候太小了，上世纪90年代
的时候，我们小孩儿一开始就打个手旗、背个
样袋。样袋是类似布口袋的道具，底下会有穗
子，是真丝或平绒材质的，没有太多的实用功
能，上面有庆云的字样。有我们这些小孩儿参
加，观众看到就会觉得我们会的人多、火爆，而
且后继有人。其实，我是16岁的时候才开始正
式“上腿子”练的。那个时候大伙儿都是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对传统文化还没有那么重视，也
没有非遗传承的概念，我们父辈都有自己的工
作，也不怎么参加相关活动了。可是爷爷那辈
儿人年龄渐渐大了，家里人也不敢让他们“上
腿子”了，后来我二爷他们这帮老一辈儿人就
说，不行就招一帮小孩儿来学。也就是这么一
个契机吧，堤头庆云高跷老会才有了我们这一

批“80后”“90后”的参与者。

非遗传承之难
承载文化的土壤变了

记者：您觉得堤头庆云高跷老会的传承，当

下面临的难题是什么？

孙晓超：随着2009年堤头平房改造，原来乡里
乡亲的都搬离堤头了，大家住得远了，那种父一辈
子一辈的文化传承就很难实现了，没有那种一起训
练一起玩儿的环境了。而且，对现在的孩子来说，
业余生活多丰富啊，怎么去吸引他们呢？这点是最
难的。我们也想了很多办法，比如通过微信群、抖
音等，去联系会员，去展示我们的庆云高跷老会，希
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还能看到这项非遗。

记者：堤头庆云高跷老会被列入非遗之后，

对它的传承有帮助吗？

孙晓超：我们是2008年的时候开始申报非遗
的，借着这个申报非遗的契机，我跟黄勇两个人，整
理了很多庆云高跷老会的历史资料，有些不清楚的

地方就问老人，那个时候其实就把我们老会的来龙
去脉和家底儿整理清楚了。现在很多老人都离世
了，要不是因为申报非遗，很多信息就留不下来了。
平房改造之后，街道给我们一间房来安置“会具”。
我们从2019年开始，把所有的道具、陈设重新修缮
一遍。这两年，我们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尽力去复
原老人们记忆中的道具，比如灯图。灯图是根据清
朝后期到民国初期的造型做的，天津民间花会都跟
皇会有关系，我们查了很多文字图片资料，在一幅
皇会图上找到了灯图。最后参照那个样式，也根据
老人的描述，一点点地把灯图研究复原出来。

在当下这个环境，很多根植于传统乡土文化
的非遗项目，它的传承核心是围绕一种对乡土的
情感。随着城乡发展，这样的非遗项目可能就没
有了发展土壤。它本身就是个乡间田地上的文
化，非给它挪到高大上的写字楼里头，它就水土不
服，再怎么救他，用多少高档“化肥”，也没有用。
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只能是尽力做好自己的工
作，让这样一种进入“暮年”的非遗项目再传承几
年，同时把文字、影像资料整理保存好。

随《津门京韵》
感受京韵大鼓艺术魅力

本报记者 张洁


